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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 7 月，中央决定将刚刚建成一
年的沈飞厂扩建为喷气式飞机制造厂。

从 1953 年开始建设，仅用三年零九
个月的时间，沈飞厂提前一年零三个月完
成了新中国第一座大型喷气式歼击机制造
厂的全部建设任务，一座现代化的航空工
业城在沈阳北部崛起。

沈飞航空博览园里，工作人员手中拿
着厚厚一摞手写文件，这是包括沈飞第一
任厂长熊焰在内的几十人撰写的回忆材料，
记录了沈飞建厂之初那段激情燃烧的历史。

“选址沈阳，最大优点是快”

1953 年，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
五年计划为航空工业的创建与发展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一五”期间，苏联援助中国
总共 156 个重点项目，沈飞厂就是这 156
个项目之一。

熊 焰 回 忆 道 ：“1952 年 年 末 至 1953
年年初，沈飞厂的发展规模已定，1953 年
开始大上基建。根据飞机制造厂的规划和
设计，组织了基建队伍和相应的机构。”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沈飞厂结束了修
理飞机的历史。上级决定将飞机修理任务
全部移交空军自己承担，所需的各种零备
件由航空工业局所属的工厂提供。

沈飞厂定为飞机制造厂，厂址设在三
台子，还是搬迁内地重新建厂呢？当时考
虑到沈阳地处东北前线，战争一旦扩大，
敌人随时可能来轰炸，因此有的同志主张
沈飞厂内迁。也有的同志认为飞机制造厂
建在沈阳北陵，最大优点是快。因为北陵
已有机场、厂房和设备，特别是有一定数
量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只要扩建钣金厂房、
机加厂房、装配厂房、技术大楼、生产准
备厂房和木工、包装发送厂房，就可以建
成一个较完整的飞机制造厂，并且很快就
能生产出飞机来。最终，中央决定充分利
用沈阳北陵的航空工业基础，争取时间快
出飞机。经过 1953~1955 三年时间的扩建，
沈飞厂基本形成了一个初具万人规模的飞
机制造厂。

“总装车间仅 7 个月就建成”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面执行，沈
飞厂的基本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53 年 10 月 24 日，第二机械工业
部第四局拟定沈飞厂为米格 -15 毕斯喷气
式飞机制造厂的总体设计任务书，明确了
于 1957 年前，建成具有年产 1000 架米
格 -15 毕斯飞机能力的歼击机制造厂，并
完成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的试制任务。

航空工业发展的紧迫性，要求沈飞厂

必须快马加鞭地进行建设。工厂在苏联专
家的帮助下，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采取基本建设与生产并进、修理工
作与试制工作并进的快速建厂方针，开始
大规模的基本建设。

沈飞厂上下总动员，统一了提前完成
计划的思想。1953 年，仅用 75 天就突击
完成了 72# 镀金、73# 机加两大厂房的外
部建筑工程，7 个月建成了 49200 平方米
的工厂最大建筑——70# 装配厂房。这个
厂房的建筑面积约 5 万平方米，均为钢结
构，其中总装车间就有 32 米跨度、17 米高。
这样大的工程，7 个月的时间就建成投产，
质量之好、速度之快是我国建筑史上罕见
的。

在施工中，采取一切技术措施确保质
量，一旦发生质量事故，就要推倒重来。
对关键工程，领导亲自到现场指挥。干部
也很关心职工的疾苦。冬季在 70# 厂房吊
装钢房架时，寒风刺骨，工作艰苦，组织
上就给每个参加安装钢房架的职工，做了
一件厚厚的皮背心。组织上的关怀，增添
了职工的干劲，他们以高昂的生产热情，
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了生产任务，有的
砌砖工人一天可砌 2500 多块。

当年主抓基建的副厂长刘南生回忆道：
“我于 1952 年 9 月由旅大市（现辽宁大连）
调到沈飞厂工作，任副厂长。沈飞厂是国
家重点建设项目，首先必须抓基本建设。
当时，国家投资 2.1 亿元，在中共东北局、
沈阳市委和二机部、航空工业局的领导下，
在实际建设中仅支出了 1.9 亿元。”

对于这段如火如荼的大建设历程，一
位老工人回忆说 ：“1954 年 5 月，当时工
厂的基本建设还没搞完，家属区的建设也
没搞完，马路正在抢建。厂 4# 门前有个小
酒馆，新建 4# 浴池的旧址是个小卖店。当
时，三台子地区热火朝天地进行大规模的
扩建，到 1955 年就建设得差不多了。”

干部、专家、技工全来了

造飞机，人从哪里来？自 1951 年开始，
国家就不断从山海关桥梁厂、上海等地陆
续调来大量技术工人。之后，中央先后从
全国各地抽调大批的优秀干部和技术工人，
支援沈飞厂。

曾任沈飞厂政治部副主任的宋九如回
忆说 ：“我是 1954 年到沈飞工作的。1955
年，工厂就建设得差不多了。这时，上级
调大批的县团级干部和地师级干部来厂。
王其恭、王新、胡锡川、刘伟、谢杰三、
陈子良等大部分地师级干部都留在了机关，
大部分县团级和少量的地师级干部放在车
间。”

此后，沈阳市委书记焦若愚亲自来厂，

宣布厂领导的名单。领导班子配齐后，试
制 56 式飞机的生产也开始了。为了加强试
制工作，上级在 1955 年 9 月，调南方厂
厂长牛荫冠任沈飞厂厂长。牛荫冠一到任
就提出 ：集中一切力量试制出米格 -17。

制造米格 -17 所用的图纸、技术资料
以及重要设备和附件成品材料等，都是从
苏联买来的。苏联还派专家来厂，他们在
各自岗位上亲手指导生产技术干部和技术
工人掌握制造喷气式飞机的技术。工厂从
生产技术到机构体制以及规章制度的编写
工作，都得到了苏联专家的帮助。各主要
生产车间均配有苏联专家，最多时高达 51
人。

全员培训，组队赴苏联取经

从 1952 年到 1956 年，短短 4 年时间，
沈飞就从几百人发展到一万多人。

人们凭着无比高涨的热情，投入到造
飞机的筹备工作中去。可是，很多人别说
掌握修理和制造飞机的技术，甚至连停机
坪上的飞机都还是初次见到。其实，不仅
地方来的干部职工不熟悉飞机制造的技术
和管理，就是一些学航空的老知识分子，
也没有接触过当时最先进的喷气式飞机。

当时沈飞厂上下，最迫切的任务是学
习，人们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习热潮。
曾经分管文教工作的厂老领导贾素萍回忆
说 ：“1952 年，我由大连调到沈飞工作。
1953 年，我们举办了首届工人技术员培训
班。教学条件极其简陋，开学典礼是在施
工的工棚内举行的 ；没有教室，就在新建
的合作社内开了课。由于学员的热情高涨、
教师都尽心尽力地授课。”

为提升职工的整体文化素质，沈飞坚
持先培训、后上岗的原则。为了系统地培
养干部职工，沈飞从 1954 年专门拨款兴
建了 5700 平方米的业余工学院，并在业
余时间举办干部特别班。此外，还选送干
部深造。正因为工人素质高，掌握操作技
能快，所以生产的飞机质量有保证。

请进来，还要走出去。当时，沈飞厂
引进了苏联专家和苏联技术设备。1955 年
工厂派 7 人赴苏工作组深入学习飞机生产
技术。参加了这次赴苏学习考察的庄树山
回忆说 ：“我们将原定考察学习计划，改为
通过米格 -19 飞机的生产，了解掌握喷气
式飞机研制的全过程，我负责考察学习飞
机研制生产准备工作。我们按照分工，各
负其责深入到车间第一线，到群众中去向
苏联的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学习请教。回
国以后，每个同志都写了一份出国考察报
告。工厂立即组织有关干部和工程技术人
员、工人，夜以继日不分节假日地加油干。”

1956 年 12 月 17 日，国家验收委员
会在沈飞厂举行了总体验收签字仪式，对
全厂建筑安装工程质量鉴定总评为“优”，
提前一年零三个月完成了建设任务。

至此，沈飞厂已经成为一个规模较大
的喷气式歼击机制造厂，有力地促进了国
产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 5 飞机的提
前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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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亮一点到亮一片从亮一点到亮一片
——记航空工业成飞刘时勇劳模创新工作室

	| 	杜星婷　翟朋涛

铁花飞扬，他们是面罩之后的勇士。
铆钉闪烁，他们是执“枪”先行的英雄。
坚守岗位，雕琢装配匠心。
沉淀激情，精铆腾空战鹰。
他们来自一个共同的“王牌团队”——航空工

业成飞刘时勇劳模创新工作室。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响亮名字”——党员。

责任如磐 
“明星大师”牵头“王牌团队”

“我 1988 年进厂，1992 年入党，到今年党龄
近 30 年了。”谈及这 30 年，刘时勇历历在目。

刘时勇，全国劳动模范、中华技能大奖、全国
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航空航天月桂奖大

国工匠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见证了“国之
利器”的换代升级，目送过各型号飞机翱翔于蔚蓝
天际。

“能够到成飞工作，还入了党，感觉得到了上
天的眷顾。”刘时勇笑着说，由于进厂后表现优异，
党组织很快便注意到了他，再加上自己“有想法”“有
拼劲”，入党之路很顺畅。入党之后的他，更是干
劲十足地发挥着党员示范引领作用。

1998 年，刘时勇获得集团三等功，这对于 28
岁的他来说颇具份量。2004 年，他在全国飞机铆
装钳工技能大赛上拔得头筹，并于同年荣获“全国
技术能手”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参与多个系列上千架战
斗机的铆装钳工，刘时勇攻克技术难关 60 余项，
解决技术难点 100 余项，累计节约成本近 3000 万。

“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一个民族才有希望。”
为进一步整合劳模资源，高效发挥劳模群体的影响
力、驱动力和创造力，2015 年，以刘时勇命名的
劳模创新工作室正式挂牌。从此，“从精品到精英，
从优秀到卓越，从一枝独秀到群星灿烂”的工作理
念在工作室开始蔓延开来。

强强联合
 “二刘”大师彰显“一流”技术

“他主外，我主内。”谈及工作室成员、首席操
作技师刘勋琦，刘时勇这样说道。

作为工作室中常年扎根外场的刘勋琦，在排故
第一线练就了一身硬功夫，知道哪个部位出现什么
问题，他脑海里就能马上想出解决方法。

一天中午下班后，刘勋琦骑着自行车如往常一
样准备出厂，这时急促的手机铃声响起。

“老刘，某机型要紧急补强……”
经过简单询问，刘勋琦赶紧调转车头，往厂房

赶去。当时正值初夏，正午的太阳格外刺眼。赶到
机库时，他已是满头大汗。顾不得其他，他半蹲着
艰难地钻进机身，侧着身子从缝隙靠镜子的反光观
察着补强位置，陷入了沉思。

由于所在部位施展空间极为狭窄，要进行修配、
制孔、锪窝、铆接、打磨、粘接等上十步工序。他
半蹲着反复修配，汗珠一次又一次从脸颊滑落，他
就这样坚持了四个多小时，直到补强件完全贴合精
准安装。

“建党 100 周年，我的党龄也有十年了。”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刘勋琦觉得，工作中一定要尽自己
的最大努力去解决问题，这样心里才会踏实。

这两位大师，一个以力满劲足占优，一个以灵
巧迅捷见长。在外由刘勋琦拆除框缘附近的连接件，
并利用自身优势撬开搭接处 ；在内，刘时勇凭借纤
瘦的身型，穿梭于机舱内部，运用高超技艺切除裂
纹，修补区域。

两位大师内外搭配、强强联合，以行云流水般
的节奏排除万难，也让工作室的名气越来越大。

“新老”接力
变革的是时代 不变的是传承

“铆接钳工不仅能吃苦，还要肯动脑。”工作
室成员中的“90 后”刘强，进入飞机装配行业短
短数年，从众多年轻技能人才中脱颖而出，获评
2019 年公司工匠之星和 2020 年公司“先进工作者”
称号。

刘强把每一个工件、每一次铆接都当作艺术品
去精雕细琢，努力使自己铆接装配的每一个部件都
成为“免检产品”。

在业务工作中，他刻苦钻研，每次接到加工图
纸，他总要仔细研究，多想几种思路方法，努力提
高操作技能。试飞飞机空间小、问题多，他通过更
换某型机封闭区格框，优化了某型机辅助动力系统
支座安装超差问题。

工作室实行导师带徒工作机制，刘强和所有的
年轻人一样都签订了“一对一”师徒结对协议，这
也大大推动了工作室“新鲜血液”的输入。

自工作室成立以来，先后培养出全国技术能手、
航空工业技能专家、中国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四川
省职业技能大赛获奖选手、成都市百万职工技能大
赛获奖选手等十余名全国、省市技能人才，以及数
十名“80 后”劳模、“90 后”劳模。

2020 年，刘时勇劳模创新工作室被中华全国
总工会评为第三批“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
新工作室”。飞机生产线上，青年一代稳稳接住前
辈手上的接力棒，传承奉献和创新基因。

从亮一点到亮一片，刘时勇劳模创新工作室新
老党员共同系牢航空人的初心和使命，肩负传承者
的责任与担当，沿着前辈的足迹奋勇向前。

纵前路横亘激流险滩，他们，以身铸器未有穷。

航空城崛起

与新中国航空工业一同成长的岁月
	| 梁友战　刘璐  

上世纪 80 年代，正值国家改革开
放初期，物资短缺、条件艰苦，但物
质的匮乏并没有影响那一代年轻人投
身祖国建设的热忱。青年们从祖国四
面八方聚涌而来，成为新中国航空事
业的新鲜血液。1983 年 7 月，我大学
毕业，坐着大卡车来到位于秦岭北麓
圭峰山下的航空工业自控所，满怀对
航空事业的追求和热爱，投入到了那
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初来乍到 ： 在摸索中前行

入所后，从事了一段时间的质量
管理工作后，我被调到六室也就是惯
性导航室的总体组，从事我国航空惯
性导航系统的研究工作。

那个时候空中检测要人工记录、
处理导航数据，为了不影响空中检测状
态，许多老同志空中飞行坚持 4、5 个
小时不喝水不上厕所。有的同事晕机，
就提前准备好一个密封铁桶以防不时
之需。飞行一结束马上拉走设备，钻
到试验室继续探究，一干就是一夜……

飞 行 试 验 里 经 常 会 遇 到 一 些 难
题——飞行中惯性平台要始终保持水
平和方位稳定，技术难度极高，又没
有参考资料，这让我犯了难。“别怕！
没有过不去的坎！”老师傅们勉励年
轻人。他们带着我们设计系统方案、
研发惯性器件、自制试验设备、创造
试验条件……一次又一次尝试，摸索，

纠错。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部件联调试
验中，因为怕平台翻倒，由我把扶平台。
稳定后我随即松开手，但是没过几分
钟平台就因超温冒烟。到底是哪里出
了问题？我回忆起刚才在把扶平台过
程中隐约感到手不舒服，似乎有些温
热，但当时没有太在意。这样的疏忽
导致了实验失败的结果，这本是我们
的失误，老师傅却在全员大会上代表
课题组做自我检讨，我心中懊悔万分。
这一次事件后，为提醒系统超温造成
的危害，老师傅在试验室的墙上贴上
了“注意温控”的警示牌。我暗下决心：
一定要严格对待每一次的实验，绝不
疏忽！此后我们对部件联调程序做了
相应改进，该类情况再未发生。

老一辈航空人甘于奉献、勇于担
当、严谨认真的品质也成为我前进的
方向。

潜心沉淀 ：为国争光练就过硬本领

后来，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惯性
技术严密封锁，上级部门认识到惯性
技术必须立足国内，在型号需求的牵
引下，自主研发。1990 年，有三型飞
机和自控所签订了研制合同，更高精
度的标准惯导也批准立项，科研任务
异常繁重，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
搞出中国人自己的“争气”惯导！在
这种情况下，人人练就了一身过硬本
领。

我常驻阎良负责惯导系统的定型
试飞，发现并解决惯导环境适应性技

术问题。试飞中捷报频传，但仍有问
题出现。一次飞机惯导蓄电瓶故障，
地面和机上电源转换时造成惯导系统
计算机“死机”，惯导在没有关机的情
况下飞行一个多小时，造成整个平台
超温损坏。损失很大，大家心情低落，
午饭都没吃。我们赶忙进行检查，优
化了系统的设计缺陷，并对试飞规程
和惯导温控分系统进行改进。在此后
的日子里，大家排故的经验也逐渐丰
富——陀螺漏气就改进密封工艺，计
算机死机就给电源加滤波提高抗干扰

能力，系统误差大就对惯性器件和算
法进行优化……大家白天在机场跟飞，
晚上在试验室调试系统，废寝忘食，
过五关斩六将，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
研试飞难题，人人都变成了试飞排故
专家。同志们亲切地称呼我们为“救
火队”，而我也光荣地成为“救火队队
长”。

风华正茂 ：技术攻关逐梦蓝天

随着惯导技术在持续改进中不断
进步，我自己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眼界不断开阔。1993 年完成惯导系统
定型试飞任务，1994 年完成多型惯导
系统设计定型。为进一步提高惯性技
术水平，自控所在立足自身研究的基
础上开展国际合作，借鉴国外先进技
术和经验，1997 年我拥有了赴俄交流
学习的机会。我们乘坐的火车从莫斯
科出发，在森林中穿越十多个小时抵
达贝尔姆，看到我们后，俄国人很是
惊讶——“你们真的是中国人吗？”

“我们确实来自中国，来到这里进
行技术交流。”

“你们跟我们印象中的中国人太不
一样了。”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作为中国人的
底气。只有强大的经济和国防才能铸
就强大的祖国，这更坚定了我航空报
国的决心。为期 40 多天的学习里大家
夜以继日，一丝不苟地进行学习研究。

2000 年后，为适应飞机动态飞行
需要，解决惯导系统的稳定性、动态
性能的误差问题迫在眉睫，为此，我
和团队承担了某型标准平台惯导系统
的技术攻关。设备在静态试验中表现
良好，但实际试飞期间却问题不断，
比如惯导平台的交叉偶合震动，会影
响整个系统的震动性能。这样的问题
绝非偶然，根据多年的经验，我大胆
设想是否可以在减震器曲线研究里捕
获蛛丝马迹？有了这个想法后我马上
和团队的同志们进行减震器行仿真运
算。经过数十个日日夜夜，我们终于
发现了原因——平台减震器两条悬挂

轴的弹性系数存在一定差异时， 就会引
起交叉偶合震动！得到这个结果，我
大喜过望，大家迅速匹配好悬挂轴弹
性系数，进而攻克了震动偶合引起的
陀螺漂移问题，从而有效提高了惯导
的系统动态性能。在攻克技术高峰的
过程中，过硬的知识储备和大胆的技
术设想，真的是缺一不可啊！

那 个 时 候 的 攻 关 会 议， 大 家 常
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只为求得一个结
果——攻克难题。技术问题，越说越
明嘛！同志们不迷信传统，不妄自菲
薄，大伙儿形成了一个准则 ：一切以
实验结果为准，尊重科学，实事求是。
良好的氛围下，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高
峰被我们拿下。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
下，中国惯导系统主要性能达到国际
先进技术水平，顺利经过试飞验证和
技术鉴定，并将攻关成果进行全面推
广。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一起实现
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梦想。

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立项研制激光
陀螺，到 80 年代初研制挠性捷联系统，
再到 90 年代中立项研制激光捷联导航
系统，至 21 世纪初成功研制出为飞机
配套的系统产品，我有幸参与并亲眼
见证了激光捷联惯导系统的研制成功。
新中国航空惯导技术从无到有，一跃
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打破了西方国
家对航空惯性技术装备的垄断。航空
人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
的步伐。

1986 年，梁友战（右一）和同事们在湖北当阳进行 563 惯导系统科研试飞。


